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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听说章水镇蜜岩桥是夏天纳凉胜地，
趁着台风天凉快，去实地体验了一下。

蜜岩桥长66米，桥下十余个桥墩，桥墩中
间掏空，架石板连接贯通，像一列不包铁皮的
火车，形成了桥下有桥的格局。远山近水是它
天然的壁画，且不说炎夏时节樟溪河带来的凉
意，光是坐在桥洞里，也能“望水消暑”。

我们去晚了，那些被桥墩隔出来的孔洞，
此时已成了别人的领地。有的二三家占一个，
有的就四五家拼一个。他们正在忙着开饭。
大多数人带的都是熟食，支起折叠桌椅，把一
只只密封便当里盛放的凉拌鸡爪、盐水毛豆、
酱牛肉等一一打开，大家围桌而坐。开了保温
袋里的冰镇啤酒，几杯下肚，他们天南地北，胡
侃海吹，一些平时收敛着的话语都跟着啤酒的
气泡豪放地外溢。还有人端着瓦斯罐和小炒
锅，挑一个角落颠锅翻炒，油盐酱醋、葱姜蒜末
一样不少，小小的炒锅里满盛着对生活的执着
和热爱……

美味的烧烤更是令人垂涎，扁长的烤架临
河而立，牛肉串、羊肉串、鸡翅、里脊肉、韭菜等
在炭火的炙烤下被不断翻滚着收缩，随着嗞嗞
啦啦的声音，烤肉的香味在桥洞间弥漫。撒上

孜然粉、辣椒面，再来点五香粉，炭火一激，那
香味霸气地直往人的鼻孔里钻。

吃饱喝足，撤了残桌。人们麻利地把桥洞
从“厨房兼餐厅”变成了“客厅”。折叠桌上铺
了新台布，挑一盏橘黄的小灯，摆上水果茶点，
围炉煮茶。厚实的充气床垫充满气，鼓鼓囊囊
地往边上一放，人躺在上面刷手机，松弛得就
像在自家的卧室里。非洲手鼓的乐音从隔间
传来，一群男女又吹萨克斯又跳舞，玩得不亦
乐乎。也有孩子摊开作业本，戴了耳塞，在家
长的陪伴下安静地写作业……每一个桥洞都
自成一个世界，桥洞之间又声色相闻。

桥下的樟溪河，自是热闹非凡。这里水流
平缓，最深处也不过成年人胸口高度。有人游

着游着，脚触到河床，一下就站了起来，上当般
地大叫：“原来这么浅啊！”有人打电话租了皮
划艇，带着孩子和狗，一路向上游而去……

拿着水枪的萌娃被扯着衣角蹲在埠沿吸
水滋水，笑得天真无邪；狗子在主人的口令声
中一次次跳入河中叼回拖鞋，一甩脑袋，抖落
一地水珠；黛青色的远山下，一条色彩炫目的
皮划艇顺流而来，像一幅移动的画。

有艇至桥洞边，孩子抬头朝上叫了一声：
“爷爷奶奶！”上面等着的老人赶忙把水果零食
递下去。完成补给的一家三口，又一路欢笑着
往下游而去……一公里外的朱汤，又是一个宝
藏玩水地！真的，这桥洞里纳凉的快乐，不是
躲在空调房里的人能体会的！

“浙BA”战火燃起，宁波篮球激情澎
湃。但你知道这座奥运五金之城与篮球
的深厚渊源吗？故事要从中国奥运第一
哨说起。

1936年柏林奥运会首届篮球赛，一
个中国人在篮球场中圈将球抛起，这位历
史性开球裁判正是祖籍宁波江北庄桥的
舒鸿。作为篮球发明者奈史密斯的高徒，
他不仅吹响了篮球决赛第一哨，更是奥运
历史上第一位中国裁判。

差不多同一时间，钱澄海在当时的宁
波鄞县出生，谁也没想到这位宁波小歪
（宁波话，男孩子的意思）日后会成为中国
篮坛教父。1959年，钱澄海带队战胜了
世界排名前三、前四的球队，震惊篮坛，贺
龙元帅亲自为他颁发全国体育标兵奖。
在他担任16年国家队主帅期间，为中国
男篮狂揽7座亚洲冠军。为此，中国篮协
将CBA最佳教练奖杯命名为澄海杯以此
纪念这位传奇人物。

宁波更是中国篮球传奇——八一男
篮的第二故乡。八一男篮自1998年落户
宁波，雅戈尔体育馆见证了他们主场65
连胜的史诗纪录。王治郅等一代代名将
在此退役，把青春和荣耀留给了宁波。

从舒鸿的奥运第一哨，到钱澄海的篮
球教父之路，再到八一队的峥嵘岁月，篮
球梦，从未在宁波熄
灭！如今，宁波智造赴
战篮球登场“浙BA”宁
波赛区，更是让这座冠
军之城的篮球血脉薪
火相传，续写新的荣耀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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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的凉风漫过胳膊、发梢时，总像罩
了一层轻薄的纱。

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老妈，又聊起了
大舅：“要是你大舅在，定会把这空调改得
更听话，让风带着笑。”在她心里，如今这液
晶屏上的画面再鲜活，也赶不上当年挤在
大舅家看又小又糊的黑白电视——纸风扇
的沙沙声混着满屋子的笑，连荧屏上的雪
花点都带着暖意。

大舅是老妈的大哥，打小就是街坊邻
里口中的“乖小歪”。

他只念了三年小学，却在生产队当了
四年“小先生”，教社员认字算账时，粗粝的
手指在泥地上划拉，写得比毛笔字还规
整。妈妈总说，小时候，兄妹几个理发从没
花过钱，都是大舅剃的。他常去村口理发
店帮忙，磨剃刀、修转椅，给理发镜加装小
灯板。店家感念他的巧思，主动把工具借
给他。

大舅的双手像藏着双看不见的眼睛。
他自学做衣服，外公的中山装领口笔挺、袖
口利落；兄弟姐妹们的补丁衣裤，针脚细如
绣娘绣的，补丁剪得方方正正，偶尔还会有
小鸭子或小红花形状，补过比新衣裳还好
看。在木材厂上班时，他眼睛一扫便知哪
根木料能做房梁、哪根适合雕花纹。机器
坏了，别人急得团团转，他蹲在机器旁琢磨
半天，拿起扳手拧几下，滴两滴机油，机器
立马又“轰隆隆”转起来，比原先还精神。
他总对徒弟说：“脑子不用会生锈，手不动
会废的。”

那年夏天热得邪乎，太阳把柏油路晒
得发软，连知了都懒得叫。大舅蹲在门槛
上，盯着墙角的硬纸板瞧了半天，突然一拍
大腿：“做个大风扇！”他用米浆糊把硬纸板
层层粘牢，叠得比鞋底还厚实，边缘剪出波

浪纹，说这样风能“拐个弯”，吹得匀净。更
妙的是扇面上画了个“乖乖虎”：寥寥几笔，
吊睛白额的老虎活灵活现，尾巴卷得像糖
葫芦，眼睛圆滚滚的，添了几分憨气。

大风扇挂在吃饭间的横梁上，顶端穿
进浸过桐油的麻绳，一头系于横木，另一头
垂到桌边。夏日晚餐时，大舅右手端酒杯，
左手一拉一松，扇面缓缓撑开，波浪边儿彼
此磕碰，沙沙轻响里，风像刚从井里提上来
的水，带着阴凉在家人头顶溜转。松绳时，
硬纸板带着惯性上卷，被麻绳牵住留道细
缝，风从缝里挤出来，绕着电灯转圈圈，把
灯光逗得忽明忽暗，仿佛能看到那老虎尾
巴在晃荡。那风里带着他指尖的温度，不
燥不烈，把饭菜香和笑声都揉得软软的。

那纸风扇也成了我隔三岔五去大舅家
的由头。刚踏进门，“乖乖虎”的风先迎上
来，带着混有纸板与饭菜味的一股清凉。
大舅总笑着问：“想着这风扇，还是惦记着
这里好吃的？”说着塞来一粒浸过烈酒的杨
梅，甜香与醇厚酒香在唇齿间交织，混着凉
风在鼻尖绕动。

大舅家总有新鲜玩意：自制沙发用碎
海绵填得鼓鼓囊囊，坐上去像掉进棉花
堆；五斗柜上的木盒子蒙着薄玻璃——那
是他攒零件装的黑白电视机。每到晚上，
左邻右舍都来看，屋里坐不下，就扒在窗
台、站在门外，荧屏上的人影在每个人眼里
跳动……这情形，连风扇吹出的风都带着
一种欢喜氛围。

后来，电风扇、空调成了夏天的标配，
大舅的纸风扇拆了，那硬纸板进了废品站，
只有“乖乖虎”留在了我的回忆里。每次吹
空调，总想起大舅拉绳的手，那风里藏着他
的智慧，更藏着家人围坐吃饭的浓浓亲情
和烟火气息。


